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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文】 

少数民族群体国家通用语言使用情况与国家认同研究1 

——基于云南民族地区的抽样调查研究   

 

焦开山、郭靓雯2 

 

提要：文章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角度出发，基于最新的云南省少数民族地区综合社会调

查数据，对少数民族群体的国家通用语言能力、国家通用语言使用与国家认同之间的关系问题进

行实证研究。研究结果显示，少数民族群体的国家通用语言能力与国家通用语言使用显著相关。

少数民族群体的国家通用语言能力和国家通用语言使用显著影响其国家认同水平，少数民族群体

的国家通用语言能力越强，在日常生活情境中越经常使用国家通用语言，其国家认同就会越高。

少数民族群体国家通用语言使用对其国家认同的影响在不同国家通用语言能力的群体中存在差

异。 

关键词：少数民族；国家通用语言能力；国家通用语言使用；国家认同 

 

一、问题提出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中国当前做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基本方针[1]，也是实现

                                                        
1 本文刊载于《西南民大学报》2021 年第 1 期。 
2 作者：焦开山，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郭靓雯，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学与社会学学院博士研

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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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环节。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核心是对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而对中华

民族共同体认同的主要表现就是对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国家认同。
[2]
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理论阐释及研究过程中，在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过程中，语言文化具有重要的不可替代

作用。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语言相通是人与人相通的重要环节……语言不通就难以沟通，不

沟通就难以达成理解，就难以形成认同。”
[4]（P.268）

普通话是国家通用语言
①
，是国家语言生活最

重要的知识信息交流传播工具
[5]
，推广好、普及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是各民族走向现代化的客

观要求
②
。将普通话定为“国家通用语言”，旨在强调其在正式官方场合的通用性，在不同方言、

语言地区的通用性。
[5]
因此，深入研究各民族群体的国家通用语言能力、国家通用语言使用与国

家认同之间的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在多民族国家的背景下，语言被认为是影响国家认同的重要因素。关于语言对国家认同的影

响，首先，国内外学者普遍认为语言与国家认同之间具有重要的关联，“民族和社会认同在很大

程度上是通过语言建立和维持的”
[6]
。语言不仅具有人际沟通的功能，而且具有身份标志的功能，

一个国家的语言政策往往成为国家认同建构的手段之一。
[7]
其次，目前学界在少数民族群体国家

通用语言使用与国家认同之间具体关系上并未达成共识，少数民族群体在不同场合是否使用国家

通用语言是增强还是削弱国家认同尚存争议。随着我国社会结构发生深刻变化及人口流动日趋频

繁，拥有不同语言背景的社会群体在不同情境下使用不同语言的情况更为频繁
[8]
，这种情况对国

家认同的影响需要进一步实证研究。最后，目前学术界对语言与社会认同或国家认同关系研究，

大部分依旧处于理论层面，相关实证研究比较缺乏，尤其是关于少数民族群体的国家通用语言能

力、国家通用语言使用与国家认同之间关系的实证研究更为缺乏。 

少数民族群体国家通用语言的使用情况不仅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其对国家的认同，而且在日常

生活中可能会进一步建构或强化其国家认同。基于此，本研究利用较大规模的抽样调查数据，实

证考察少数民族群体的国家通用语言能力、国家通用语言使用与国家认同之间关系。 

 

二、文献综述 

 

“无论是单一民族国家还是多民族多文化国家，无论是历史悠久的国家，还是新近建立的国

家，国家认同都是一个长期存在、举足轻重且随时代不断变化的问题。”
[9]
它既是国家长治久安

的基本保障，又是治理现代化的心理基础。
[10]

从公众个体角度讲，“国家认同是可变的”
[11]

。基

于此，探索公众国家认同的建构性成为持续的研究主题。 

在所有影响国家认同因素中，语言是重要的因素。在结构观看来，“群体”具有某些固定的

本质要素，语言被视为特定群体认同的象征
[12]

，也是群体成员身份的特性标识。一方面，语言作

为交流工具塑造个人和群体的价值、心理、文化和历史背景；另一方面，语言是获得群体成员身

份资格
[13]

的重要要素，具有身份认同的功能。在社会建构视角看来，语言与社会认同之间是相互

构建和动态变化的。社会认同既不是社会结构的附属品，也不是个人内在意图的产物，而是在社

会文化历史条件和互动情境中与语言互为建构的，它是一个多元、流动的过程
[14]

。个体可以通过

语言主动选择、表达及强化自己的社会认同。以往经验研究表明，我国不同的社会群体对国家通

用语言的文化认同价值和工具实用价值都有较高的认同度，对国家推广国家通用语言的政策也持

积极态度
[15]

。少数民族群体对国家通用语言的认同具有更加明显的“工具性”，国家通用语言不

仅是人际沟通的工具，而且也是升学求职并尽快融入社会的重要手段
[16]

。 

少数民族地区的语言环境较为复杂，个体往往根据所处的多维社会语言互动情境使用不同的

语言，表现出复杂的认同。以往研究发现，少数民族群体的国家通用语言使用与国家认同之间存

在显著关系，但二者在具体关系上并未达成共识。有研究认为，少数民族群体使用国家通用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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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增强国家认同。社会成员的语言选择会依附于社会群体的权力结构，如果外部权力结构（如国

家）过于强大,那么少数族群或群体就会选择服从于这个权力结构的安排[17]。在许多情况下,

少数民族群体在习得优势语言后就不再进行频繁的语言转换活动,他们更愿意保持使用优势语言

并认为其获得的国家认同比本群体认同更为重要
[17]

，也更倾向于选择适应外部生活。不过也有研

究提出相反的观点，认为少数民族群体会在语言差异中建构民族差异，进而削弱国家认同。随着

不同民族群体之间的接触与交流，一方面国家通用语言的使用功能越来越强，另一方面人们对本

民族语言文化和身份的认同感也会不断增强。当民族认同对于个体而言变得重要的时候，个体往

往会通过语言差异来标榜自己并给予本民族语言较高评价，从而不断强化本民族语言认同和民族

认同
[18]

。 

从实证研究结果看，随着我国现代化进程不断推进和人口流动日趋频繁，拥有不同语言背景

的社会群体进行着密切的接触和交往。有研究发现，受国家通用语言熟练程度的调节作用，人口

流动影响国家认同，对于懂得国家通用语言的公众，人口流动对国家认同的积极作用随其熟练程

度的提升而增强
[19]

。在这样的背景下，人们的语言使用状况呈现多语化趋势，即和家乡人说家乡

话或民族语言，在公共场合说国家通用语言
[8]
。也有研究认为，当前社会不同群体“向国家通用

语言靠拢”并非消除方言或民族语言，而是将其局限于特定的交际空间和交际人群
[20]

。从交际人

群看，人们会根据关系远近选择不同的语言变体。与亲戚等亲情圈的人谈话时，居民往往转用家

乡话；与同事和其他民族的朋友、陌生人等社交圈的人谈话时，居民一般选用国家通用语言
[21]

。

当交际空间为公众场合时，居民选择国家通用语言进行交际的比率增加；而置身于较为封闭、私

人的场合时，居民选择国家通用语言比率会下降。对于个体在方言或民族语言与国家通用语言中

频繁转换对国家认同的影响需要我们进一步实证研究。 

通过以上文献回顾，我们发现，一方面国内学术界虽然对语言与社会认同或国家认同的关系

进行了较多研究，但是大部分研究依旧处于理论层面，相关的实证研究比较缺乏，尤其是关于少

数民族群体的国家通用语言能力、国家通用语言使用与国家认同之间关系的实证研究更为缺乏。

另一方面，目前学界在少数民族群体的国家通用语言使用和国家认同之间的具体关系上并未达成

共识，而且对个体在方言或民族语言与国家通用语言中频繁转换对国家认同的影响需要我们进一

步实证研究。鉴于此，如图 1 所示，本文一方面在控制其他因素的条件下考察少数民族群体国家

通用语言能力和国家通用语言使用对国家认同的影响；另一方面考察少数民族群体的国家通用语

言能力在不同的条件下，国家通用语言使用情况对国家认同的建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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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本文的研究框架 

 

三、数据和方法 

 

（一）数据 

本研究数据来自于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中国少数民族地区综合社会

调查数据库建设关键问题研究”课题组于 2018 年在云南省少数民族地区进行的抽样调查。本次

调查把少数民族人口比重大于等于云南省平均水平（33.39%）的县（区）定义为抽样的总体，总

共 69 个县（区）；然后采用多阶段分层抽样的方法从中抽取了 160 个村（居）委会，在每个被抽

中的村（居）委会中，按照系统抽样的方法抽取 25 户家庭；最后，在被抽中家庭的成年人中随

机抽取一名成年人进行访问。在剔除汉族样本和不符合要求的样本后，本研究所使用的样本量为

2244 人。与以往研究相比，本研究所使用的数据包含较大规模的少数民族样本。 

（二）变量及其测量 

本研究的因变量是国家认同，国家认同包括个体对国家的认知和情感等，它描述的是个体对

所属国家的感情强度和依恋程度，主要表现为对国家的归属感、自豪感、忠诚、爱以及关心。根

据受访者对以下关于国家的看法与感受四个问题的回答结果进行测量：（1）我曾花时间去了解我

们国家的历史、传统和习俗；（2）当别人批评我们国家的时候，我觉得像在批评自己；（3）我为

自己是中国人感到自豪；（4）我每次听到国歌的时候会很激动。每个问题有 4 个选项，分别是“不

符合”（编码为 1）、“一般”（编码为 2）、“比较符合”（编码为 3）和“非常符合”（编码为 4）。

由上述 4 个问题构成量表的 Cronbach’s alpha 信度系数值为 075，信度较高，可以用于构建一个

国家认同综合指数。本研究首先用这四个测量指标拟合一个等级项目反映模型（Graded response 

model），然后根据此模型计算一个国家认同感指数变量③。这个变量值越高，说明国家认同感越

强烈。 

本研究对少数民族群体国家通用语言能力的测量包括听国家通用语言能力和说国家通用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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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能力。首先采用李克特量表对每个方面进行测量，其中 1=非常差，2=差，3=一般，4=好，5=

非常好。然后对个体听国家通用语言能力计分和说国家通用语言能力计分进行加总，总和作为个

体国家通用语言能力。得分越高，说明个体国家通用语言能力越强，取值范围在 2 分到 10 分之

间。 

本研究对少数民族群体国家通用语言使用的测量，侧重于在日常生活中少数民族群体是否使

用国家通用语言。如果受访者在与家人交谈、朋友聚会两种情境中使用国家通用语言，则为有（编

码为 1）；如果在上述两种情境下都没有使用国家通用语言，则为无（编码为 0）。 

考虑到社会经济因素与国家认同之间存在显著性关系，这些因素可能与国家通用语言能力或

国家通用语言使用之间存在相关性，因此，本研究将收入、教育、政治面貌和社会关系等变量作

为控制变量。根据样本的四分位数，把家庭人均年收入总共划分为四个等级：低（家庭人均年收

入低于样本的 25%分位数，编码为 1）、中低（家庭人均年收入在样本 25%-50%分位数之间，编

码为 2）、中等（家庭人均年收入在 50%-75%分位数之间，编码为 3）和中高（家庭人均年收入

高于样本 75%分位数，编码为 4）。受教育水平被划分四个等级：文盲/半文盲（编码为 1）、小学

（编码为 2）、初中（编码为 3）、高中及以上（编码为 4）。政治面貌分为两个类别：群众（编码

为 0）、中国共产党党员（简称“中共党员”，编码为 1）。社会关系根据受访者是否有亲属在县级

及以上政府部门工作的回答结果分为两个类别：有亲属在县级及以上政府部门工作则被认为在政

府里有关系（编码为 1），没有任何亲属在县级及以上部门工作则被认为在政府部门没有关系（编

码为 0）。本研究的自变量还包括性别、年龄变量。其中性别是二分类变量，男性编码为 1，女性

编码为 0；年龄是时变变量，取值范围在 18 岁到 83 岁之间。 

 

表 1、变量测量及其分布（N=2244） 

 计数 百分比（均值） 

在日常生活中是否使用国家通用语言 

无 1434 63.90 

有 810 36.10 

性别   

男性 1293 57.62 

女性 951 42.38 

本人受教育程度   

文盲/半文盲 458 20.41 

小学 868 38.68 

初中 685 30.53 

高中及以上 233 10.38 

家庭收入水平   

低 760 33.87 

中低 654 29.14 

中等 531 23.66 

中高 299 13.32 

社会关系   

有亲戚在政府部门 330 14.71 

没有亲戚在政府部门 1914 85.29 

政治面貌   

群众 1963 87.48 

中共党员 281 12.52 

年龄 2244 44.53 

国家通用语言能力得分 2244 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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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认同指数 2244 0.55 

 

（三）分析方法 

为了考察国家通用语言能力和国家通用语言使用之间的关系，本研究拟合两个 logistic 回归

模型。在模型 1 中，只加入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家庭收入水平、政治面貌、社会关系等控

制变量。然后在模型 1 基础上加入国家通用语言能力变量，得到模型 2。通过比较模型 1 和模型

2，考察国家通用语言能力是否对国家通用语言使用具有显著影响。 

为了考察国家通用语言能力、国家通用语言使用和国家认同的关系，本研究拟合四个线性回

归模型。首先，在线性回归模型 1 中，只加入控制变量；其次，在模型 1 的基础上加入国家通用

语言能力变量，得到模型 2，考察国家通用语言能力是否对国家认同有显著影响；再次，在模型

2 的基础上加入国家通用语言使用变量，得到模型 3，考察国家通用语言是否对国家认同有显著

影响；最后，在模型 3 的基础上加入国家通用语言能力和使用的交互项，得到模型 4，考察国家

通用语言使用对国家认同的影响是否会受到国家通用语言能力因素的调节。全部模型用 STATA 

16 进行估计。 

 

四、研究结果 

 

表 2 为国家通用语言使用的 logistic 回归模型的估计结果。由模型 1 可知，受教育程度是影

响国家通用语言使用最重要因素，与没有接受过任何教育的文盲/半文盲群体相比，受过小学、

初中和高中及以上教育程度的少数民族群体在日常生活中国家通用语言使用的发生比分别高出

51%、66%和 221%。通过综合比较模型的拟合度（卡方值=11.16，自由度=1，P=0.001），模型 2

是相对较优的模型。根据模型 2，少数民族群体的国家通用语言能力对国家通用语言使用具有显

著影响，国家通用语言能力每增加一个单位，国家通用语言使用的发生比约高出 10%。 

 

表 2、国家通用语言使用回归模型估计结果 

变量（参照类） 国家通用语言使用 

 模型 1 模型 2 

男性（女性） -0.130 -0.132 

 (0.092) (0.092) 

年龄 -0.001 0.003 

 (0.004) (0.004) 

小学（文盲） 0.412*** 0.336** 

 (0.130) (0.132) 

初中（文盲） 0.505*** 0.352** 

 (0.142) (0.150) 

高中及以上（文盲） 1.165*** 0.961*** 

 (0.189) (0.199) 

中低收入（低） -0.101 -0.111 

 (0.113) (0.113) 

中等收入（低） -0.214* -0.242** 

 (0.122) (0.122) 

中高收入（低） -0.077 -0.128 

 (0.147) (0.148) 

有亲戚在政府部门（没有） -0.221* -0.245* 

 (0.131) (0.131) 

中共党员（群众） -0.041 -0.113 

 (0.142) (0.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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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通用语言能力得分  0.099*** 

  (0.030) 

截距 -0.783*** -1.456*** 

 (0.226) (0.305) 

样本量 2244 2244 

对数似然值 -1442.486 -1436.904 

自由度 10 11 

注：括号（）内为标准误   

*** p<0.01, ** p<0.05, * p<0.1   

 

表 3 为国家认同的多元线性回归模型的估计结果。从模型 1 的估计结果看，性别是影响国家

认同的重要因素，与女性群体相比，男性群体的国家认同指数平均高 0.036。受教育程度对国家

认同也具有显著影响，受教育程度越高，国家认同水平也会相对较高。与没有受过任何教育的文

盲/半文盲群体相比，受过小学、初中和高中及以上教育程度的少数民族群体的国家认同指数要

分别高出 0.049、0.096 和 0.145。家庭收入水平对国家认同具有显著影响，与低收入群体相比，

中低收入、中等收入和中高收入少数民族群体的国家认同指数要分别高出 0.018、0.029 和 0.042。

社会关系同样对国家认同存在显著影响，有亲戚在政府部门的少数民族群体比没有亲戚在政府部

门的国家认同指数平均高 0.024。政治身份同样对国家认同存在显著影响，中共党员群体的国家

认同指数平均比非党员群体高 0.051。 

模型 2 在模型 1 的基础上增加国家通用语言能力变量，模型决定系数从 0.105 升至 0.115。

根据嵌套模型的似然比率检验结果（卡方值=25.26，自由度=1，P=0.000），模型 2 优于模型 1。

由此可见，少数民族群体国家通用语言能力对国家认同存在显著影响，少数民族群体的国家通用

语言能力越强，国家认同水平也相对越高；国家通用语言能力每增加一个单位，国家认同指数平

均增加 0.013。 

模型 3 在模型 2 的基础上加入国家通用语言使用变量，其决定系数升至 0.118。通过模型 3

和模型 2 的似然比率检验结果（卡方值=6.87，自由度=1，P=0.009），模型 3 优于模型 2。因此，

少数民族群体的国家通用语言使用对国家认同存在显著影响。在日常生活中使用国家通用语言的

群体，其国家认同指数比不使用国家通用语言的群体平均高 0.021。 

模型 4 在模型 3 的基础上加入国家通用语言使用和国家通用语言能力的交互项，其决定系数

升至 0.119。通过模型 4 和模型 3 的似然比率检验结果（卡方值=3.90，自由度=1，P=0.048），模

型 4 优于模型 3。国家通用语言使用和国家通用语言能力交互项的回归系数估计为-0.009，且在

0.05 水平上统计显著，表明国家通用语言使用对国家认同的影响在不同国家通用语言能力的群体

中存在显著差异。 

表 3、国家认同回归模型估计结果 

变量（参照类） 国家认同指数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男性（女性） 0.036*** 0.036*** 0.037*** 0.036*** 

 (0.008) (0.008) (0.008) (0.008) 

年龄 0.000 0.001*** 0.001*** 0.001*** 

 (0.000) (0.000) (0.000) (0.000) 

小学（文盲） 0.049*** 0.039*** 0.038*** 0.037*** 

 (0.011) (0.011) (0.011) (0.011) 

初中（文盲） 0.096*** 0.076*** 0.074*** 0.073*** 

 (0.012) (0.013) (0.013) (0.013) 

高中及以上（文盲） 0.145*** 0.119*** 0.114*** 0.115*** 

 (0.016) (0.017) (0.017) (0.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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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低收入（低收入） 0.018* 0.017* 0.018* 0.017* 

 (0.010) (0.010) (0.010) (0.010) 

中等收入（低收入） 0.029*** 0.025** 0.026** 0.027** 

 (0.010) (0.010) (0.010) (0.010) 

中高收入（低收入） 0.042*** 0.036*** 0.036*** 0.037*** 

 (0.013) (0.013) (0.013) (0.013) 

有亲戚在政府部门（没有） 0.024** 0.021* 0.022** 0.022** 

 (0.011) (0.011) (0.011) (0.011) 

中共党员（群众） 0.051*** 0.042*** 0.042*** 0.042*** 

 (0.012) (0.012) (0.012) (0.012) 

国家通用语言能力得分  0.013*** 0.012*** 0.015*** 

  (0.003) (0.003) (0.003) 

使用国家通用语言（不使用）   0.021*** 0.076*** 

   (0.008) (0.029) 

使用国家通用语言×国家通用语言能力得分    -0.009** 

    (0.004) 

截距 0.417*** 0.332*** 0.328*** 0.311*** 

 (0.019) (0.026) (0.026) (0.027) 

样本量 2244 2244 2244 2244 

决定系数 0.105 0.115 0.118 0.119 

注：括号（）内为标准误     

*** p<0.01, ** p<0.05, * p<0.1     

 

 

图 2、不同国家通用语言能力和语码转换的少数民族群体的国家认同情况 

 

图 2是根据模型 4绘制的不同国家通用语言能力和国家通用语言使用的少数民族群体在国家

认同上的得分情况。首先，少数民族群体的国家认同指数随着国家通用语言能力的提高而增加。

其次，在国家通用语言能力较弱的少数民族群体中，国家通用语言使用对国家认同的影响差异较

大，经常使用国家通用语言的少数民族群体的国家认同指数显著高于不经常使用国家通用语言的

少数民族群体，两者之间差距较大；但随着少数民族群体国家通用语言能力的提升，在日常生活

中使用国家通用语言的群体和不使用国家通用语言的群体在国家认同指数的差异在缩小。最后，

对于国家通用语言能力较高的少数民族群体而言，在日常生活中使用国家通用语言的群体和不使

用国家通用语言的群体的国家认同指数相差不大。换句话说，拥有较高国家通用语言能力的少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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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群体，即使不经常说国家通用语言，其国家认同水平也会较高。当国家通用语言能力得分为

9 分时，二者的国家认同指数几乎相同。 

 

五、结论与讨论 

 

语言不仅仅是人们沟通的工具，更是群体意识和身份认同的基础。中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

多民族是一大特点。因此，深入考察少数民族群体的国家通用语言能力和国家通用语言使用以促

进各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对于进一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增强国家认同具有重

要的现实意义。与以往研究相比，本研究基于云南少数民族抽样调查数据，实证考察少数民族群

体的国家通用语言能力，以及少数民族群体在日常社会交往中的国家通用语言使用情况与国家认

同的关系。 

第一，本研究结果显示，少数民族群体国家通用语言能力和国家通用语言使用之间呈正相关，

即国家通用语言能力越强，其在日常生活情境中更经常使用国家通用语言进行交流。这一研究结

果与以往研究的结论一致。以往研究认为，某种语言的使用者越多，其表达能力和适应能力越强，

使用者发生语言转换的可能性就越大
[22]

。随着少数民族群体国家通用语言能力逐渐超过本民族语

的使用能力，便容易形成以国家通用语言为主、本民族语为辅的语言使用格局
[23]

。国家通用语言

的社会影响力和工具作用明显高于少数民族语言，拥有较高国家通用语言能力的少数民族群体倾

向于频繁使用国家通用语言。 

第二，本研究结果显示，国家通用语言能力较高的少数民族群体多为受教育程度相对较高、

年龄相对年轻、社会流动相对频繁及社会交往范围相对较广者，其使用国家通用语言的机会也相

对较多。这一研究结果在某种程度上验证了以往的一些理论观点。少数民族群体在不同情境使用

不同语言并非轻而易举，它是先在自我意识基础上改变自我，需要承担额外的成本。为了避免承

担额外的负担，人们通常不会轻易选择改变自我，除非这种改变能给他带来更大的好处
[17]

。对于

少数民族群体中年龄较大者来说，重新学习新的语言已经无法使他们的生活再发生实质性的改

善，而年轻人为了谋求更大发展更愿意学习国家通用语言。 

第三，本研究结果显示，少数民族群体的国家通用语言能力与其国家认同水平呈正相关，即

国家通用语言能力越强，其国家认同水平越高，这与以往研究一致。本文尝试从以下几个方面解

释国家通用语言能力和国家认同的关系。首先，在信息获得方面，国家通用语言有着很强的社会

适应性和通用性。国家通用语言能力强的少数民族群体可以拥有更广泛的信息渠道，了解更多国

家整体发展的信息，产生强烈的国家自豪感。其次，在文化教育方面，拥有较强国家通用语言能

力的少数民族群体有机会接受更高水平的教育，如普遍使用国家通用语言的大学教育。他们既可

以获得更高的学历和社会阶层地位，也可以接受到更多的爱国主义教育，更切实地体会到中国作

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繁荣发展，促进其国家自豪感和认同感提升。最后，在社会身份上，少数民

族群体学习国家通用语言，更重要的在于可以使其具备融入主流社会生活的成员资格
[17]

。语言是

社会群体认同的象征，是群体成员身份的特性标识。少数民族群体具备良好的国家通用语言能力，

不仅代表其对国家通用语言的认同，也代表其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对国家的认同。 

第四，本研究结果显示，少数民族群体的国家通用语言使用与国家认同水平呈正相关，他们

在日常生活情境中越经常使用国家通用语言，其国家认同就越高。这一研究结果在某种程度上验

证了以往的一些理论观点。一方面，少数民族群体在社会交往和生活中频繁使用国家通用语言，

可以使其获得与社会主流文化接触的机会，平等充分地参与国家生活，获得更多的社会资本和机

会。另一方面，少数民族群体频繁使用国家通用语言，在某种程度上会扩大其活动和社交范围，

更便捷地与不同社会群体进行交流和沟通，从而增强中华民族共同体观念和国家认同感。由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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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少数民族群体通过国家通用语言的频繁使用，不仅会不断增强其对国家通用语言文化价值和

工具性实用价值的认同，也会不断增强其对国家的认同。 

第五，本研究结果显示，少数民族群体的国家通用语言使用与国家认同关系在不同国家通用

语言能力的群体中存在显著差异。对于国家通用语言能力较弱的少数民族群体而言，经常使用国

家通用语言可以显著提升其国家认同；但对于国家通用语言能力较强的群体而言，国家通用语言

的使用与否对其国家认同并没有显著影响。由此可见，国家通用语言能力和国家通用语言使用在

增强国家认同上发挥着不同作用。一方面，国家通用语言能力对少数民族群体的国家认同起着基

础作用，在日常生活中提升少数民族群体的国家通用语言能力能有效增强其国家认同。另一方面，

国家通用语言使用对增强少数民族群体的国家认同起到辅助作用，尤其对于国家通用语言能力不

强的少数民族群体更是如此。基于本研究发现，对于国家通用语言能力不高的少数民族群体而言，

为其创造一个经常使用国家通用语言环境具有重要意义，既可以使其获得国家通用语言学习和锻

炼机会，也可以使其更深地认识到国家通用语言的社会功能，从而增强其对国家通用语言和国家

认同。综上所述，大力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有助于增强少数民族群体的国家认同，尤其是对于

国家通用语言能力较弱的少数民族群体而言更是如此。因此，当前不仅要推进各级学校的国家通

用语言教育，而且要进一步创造国家通用语言使用的社会文化环境，不断增加少数民族群体对国

家通用语言使用频率，从而进一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本研究存在以下局限：首先，国家认同是内涵非常丰富的概念，包括心理、文化、社会、政

治等多个维度。本研究对国家认同测量侧重于心理和文化维度，而对政治维度测量和考察不足。

因此，本研究结论不适于讨论一些与政治相关议题。其次，虽然本研究考察了少数民族群体的国

家通用语言能力、国家通用语言使用与国家认同的关系，但是对于不同的民族群体和个体而言，

其国家通用语言使用具体情境和含义也各不相同，这些差异都会影响到其相互作用机制，需要进

一步研究。再次，关于国家认同是否会影响国家通用语言能力和国家通用语言使用需要进一步探

究。最后，本研究数据来自于云南省少数民族地区，其结论是否适用于我国其他少数民族地区或

者其他少数民族群体，仍然需要进一步研究。 

 

注释： 
①2001 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规定，“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是普通话和规范汉字”。本

文所说“国家通用语言”指的是“普通话”，采用“国家通用语言”的称法，兼顾了实用性因素和象征性因素，

对强化中华民族认同和中华文化认同，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增进各地区各民族之间（也包括海外华人之间）

的交流沟通具有重要作用。参见王晖《论国家通用语言及其推广的“时度效”》，《语言战略研究》，2016 年第 4

期。 

②2020 年 9 月 10 日，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国家民委党组书记、主任巴特尔赴中央民族大学看

望慰问各族师生的讲话。参见《巴特尔强调：学习使用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是各民族的共同责任》，中央民族

大学新闻网，2020，https：//news.muc.edu.cn/info/1011/18297.htm。 

③根据模型计算的国家认同感指数变量是一个所谓的潜变量，服从均值为 0，标准差为 1的正态分布。关于此模

型的具体介绍，可参见 R.J. D. Ayala.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Item Response Theory. New York：The Guilford 

Press，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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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 2020 年秋季学期开设《民族社会学导论》本科选修课，学生提交的期末作业

涉及了与民族问题相关的多个议题，本期《通讯》选取了三篇作业，介绍给读者。   （马戎） 

 

【学生课程作业】 

语文课本如何建构民族意识？ 
        ——对部编版小学语文教科书的内容分析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 2019 级本科生 王朗宁 

 

义务教育是我国公民必经的社会化过程，对教材的学习是我国当前教育体制下学校教育实质

性的核心。在课程社会学视野中，教科书作为承载合法性知识的文本载体，通过教师的讲授被学

生吸收和内化，从而完成社会普世知识的代际传递。然而教材文本的内容并非天经地义——“什

么知识最有价值？”正如斯宾塞之问1所提示的，教科书的编写是一个带有意识形态的社会过程，

如劳顿（Lawtown）所说，是“从一定社会的文化中选择出来的材料”2。教科书文本传达了社会

规则对公民的要求，反映了一个社会的权力分配和主流话语；因而我们能从教科书的结构和内容

反观主流社会如何对知识进行筛选和叙述。这对观察我国民族问题的社会认识而言是一个尤其精

巧的切口。 

“民族（nation）”一词作为跨语际文化实践的产物，从孙中山的革命实践开始，深刻影响了

                                                        
1 杨明全：《当代课程比较话语分析研究》，山西教育出版社，2019 年，第 77 页 
2 转引自吴康宁：《课程社会学的研究对象》，《上海教育科研》，2002 年第 9 期，第 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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